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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塞内加尔巴依法勒教团的
宗教思想及其影响

何丹华　 刘成富

　 　 内容提要　 巴依法勒教团产生于 １９ 世纪末ꎬ 由谢赫􀅰易卜拉􀅰法勒创

立ꎬ 系塞内加尔穆里德兄弟会的一个重要分支ꎮ 巴依法勒教团有别于传统的

穆里德兄弟会ꎬ 其宗教行为方式偏离了 «古兰经» 的规范ꎬ 该教团门徒一般

不行礼拜仪式ꎬ 崇尚劳作ꎬ 服从马拉布特ꎬ 重视内在修为和外在实践ꎮ 巴依

法勒教团的发展经历了从被视为 “危险穆斯林” 或 “假穆斯林” 到 “好穆斯

林” 认知的转变ꎬ 逐渐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ꎮ 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及其宗教

组织的基本功能定位ꎬ 巴依法勒教团的作用复杂多元ꎬ 具体体现为: 充当法

国在塞内加尔殖民统治的工具ꎻ 深度影响塞内加尔的经济生活ꎻ 促进塞内加

尔社会协调稳定ꎻ 维护塞内加尔传统道德ꎮ 直到今日ꎬ 巴依法勒教团倡导的

“中正” “平和” 的伊斯兰主张仍有助于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在塞内加尔的传

播ꎬ 以维护国家社会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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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安全形势有所改观ꎬ 传统安全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趋

于缓和ꎬ 但由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恐怖主义行为仍是影响非洲地区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① 随着激进的伊斯兰塞莱菲主义及其分支瓦哈比主义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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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迅速发展ꎬ 部分激进主义者走上了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的道路ꎬ 产生了诸如 “博科圣地” “青年党” 等恐怖组织ꎬ 给非洲伊斯兰

社会制造了极大的动荡ꎮ①然而ꎬ 这些组织对穆斯林人口比例高达 ９４％的多民

族国家塞内加尔几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ꎬ 该国仍然被西方学者视作非洲国

家民主化的 “成功典范” 和 “准民主国家” 的代表ꎮ② 有学者认为ꎬ 这主要

归功于以苏非主义为主导的宗教体系在塞内加尔所发挥的重要作用ꎮ③苏非主

义是 “平和” “温和” 和 “非洲化” 的伊斯兰教ꎬ 在非洲国家有着巨大的影

响力ꎮ 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首要对手就是苏非主义ꎮ④因此ꎬ
苏非兄弟会居于与激进主义甚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前沿ꎬ 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塞内加尔社会的 “稳定器”ꎮ
当前ꎬ 塞内加尔共有 ４ 个苏非兄弟会: 卡迪里兄弟会 (约 ５０ 万信徒)、

提加尼兄弟会 (５００ 多万信徒)、 穆里德兄弟会 (约 ３００ 万信徒) 和拉耶纳兄

弟会 (约 ３ 万信徒)ꎮ 尽管从门徒数量上看ꎬ 穆里德兄弟会仅排名第二ꎬ 但它

是该国最具影响力和凝聚力的兄弟会ꎮ⑤穆里德兄弟会成立于 １８８３ 年ꎬ 是塞内

加尔本土兄弟会ꎬ 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塞内加尔境内ꎮ⑥在穆里德兄弟会成立

后不久ꎬ 其内部发展出了一个名为巴依法勒的教团 (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ꎬ 即穆里德兄弟会 (教团) 的分支ꎬ 它在塞内加尔充满活力ꎬ 影响巨

大ꎮ⑦在穆里德兄弟会的发展过程中ꎬ 巴依法勒教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对塞内加尔的社会、 政治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因此ꎬ 了解巴依法勒教团

对全面了解穆里德兄弟会ꎬ 深入认识西非伊斯兰教和非洲社会有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意义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巴依法勒教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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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 菲利 普 􀅰 库 蒂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ｔｙ )①、 易 卜 拉 希 玛 􀅰 迪 昂 ( Ｉｂｒａｈｉｍａ
Ｄｉｅｎｇ)②、 夏洛特􀅰佩泽尔 (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③、 泽维尔􀅰奥德恩 (Ｘａｖｉｅｒ
Ａｕｄｒａｉｎ)④ 等人相继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ꎬ 其中夏洛特􀅰佩泽尔的研究具有

承前启后的作用ꎮ 本文拟借助现有公开文献和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ꎬ 尝

试梳理法国殖民时期巴依法勒教团的创立、 发展历程ꎬ 进而评价它对塞内加

尔政治、 社会和经济的影响ꎮ

一　 谢赫􀅰易卜拉􀅰法勒与巴依法勒教团的创立

巴依法勒教团由著名的穆里德兄弟会创始人谢赫􀅰阿玛杜􀅰邦巴

(Ｃｈｅｉｋｈ Ａｍａｄｏｕ Ｂａｍｂａ) (１８５３—１９２７) 的弟子谢赫􀅰易卜拉􀅰法勒 (Ｃｈｅｉｋｈ
Ｉｂｒａ Ｆａｌｌ) (１８５５—１９３０) 在塞内加尔创立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易卜拉􀅰法

勒从宣誓效忠的那一刻起ꎬ 虽决定将其一生奉献给他的 “赛里涅” (Ｓëｒｉñ)⑤

阿玛杜􀅰邦巴ꎬ 却拒绝每天 ５ 次的祈祷和斋月斋戒ꎬ 因而被其同门兄弟视为

异类ꎮ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在阿玛杜􀅰邦巴的达拉 (ｄａａｒａ)⑥ 接受了 ３ 年的宗

教教育后ꎬ 易卜拉􀅰法勒成为谢赫ꎬ 其门徒效仿他的做法ꎬ 不祷告、 不斋戒ꎬ
巴依法勒教团由此诞生ꎮ⑦

关于巴依法勒信徒的描述多种多样ꎬ 甚至相互矛盾ꎮ 这些说法主要围绕

两个形象展开: 一个是完美的穆斯林信徒形象ꎬ 他们勇于将 “自己的生命”
献给真主和马拉布特⑧ꎬ 严格遵从其指示ꎬ 恪守其禁令ꎻ 另一个是衣着不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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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 或 “乡巴佬” 形象ꎬ 他们以个人方式直接同伊斯兰教建立联系ꎮ①巴

依法勒门徒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他们在塞内加尔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 要

解析巴依法勒教团ꎬ 首先必须了解谢赫􀅰易卜拉􀅰法勒 “非同寻常的” 人生

轨迹ꎬ 探寻巴依法勒教团的创立过程ꎮ
(一) 巴依法勒教团的创始人易卜拉􀅰法勒

１８５５ 年ꎬ 易卜拉􀅰法勒约出生于凯贝梅尔市 (Ｋéｂéｍｅｒ) 以南两公里处

的恩迪亚比􀅰法勒 ( Ｎｄｉａｂｙ Ｆａｌｌ)ꎬ 是前王室后裔莫杜􀅰罗卡亚􀅰法勒

(Ｍｏｄｏｕ Ｒｏｋｈａｙａ Ｆａｌｌ) 的长子ꎮ 其父莫杜􀅰罗卡亚􀅰法勒是当地的一位马拉

布特ꎬ 因而易卜拉􀅰法勒从小便接受 «古兰经» 教育ꎬ 深受伊斯兰教熏陶ꎮ
１８８３ 年ꎬ 易卜拉􀅰法勒前往达拉面见穆里德兄弟会的创立者阿玛杜􀅰邦巴ꎬ
成为其第一批追随者之一ꎮ②在成为穆里德门徒之初ꎬ 易卜拉􀅰法勒并不为阿

玛杜􀅰邦巴的其他弟子所接受ꎬ 因为他们很难容纳一个不遵守 «古兰经» 戒

律、 不寻求接受教育③、 把主要精力花在田间劳作和维护女性权益上的门徒的

存在ꎮ 有些弟子甚至选择离开达拉ꎬ 以示对易卜拉􀅰法勒的抗议ꎮ 然而ꎬ 在

易卜拉􀅰法勒眼中ꎬ 阿玛杜􀅰邦巴不是一个简单的 «古兰经» 学校教师ꎬ 而

是一位应当受到众门徒尊崇的先知ꎮ 每次面见阿玛杜􀅰邦巴时ꎬ 易卜拉􀅰法

勒总是谦恭地跪在其面前ꎮ 倘若阿玛杜􀅰邦巴尚未归来ꎬ 易卜拉􀅰法勒总会

耐心等待ꎬ 有时甚至等候数日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易卜拉􀅰法勒对阿玛杜􀅰
邦巴这种恭敬、 虔诚的特殊态度逐渐成为穆里德门徒面见马拉布特效仿的行

为准则ꎮ④

在穆里德兄弟会ꎬ 易卜拉􀅰法勒被称赞为阿玛杜􀅰邦巴最 “有效” 的弟

子ꎮ 他既维护了导师的威望ꎬ 又有效地宣扬了导师的宗教思想ꎮ 一方面ꎬ 在

阿玛杜􀅰邦巴因政治原因被逮捕后ꎬ 易卜拉􀅰法勒成为代表穆里德兄弟会同

法国殖民者对话的重要人物ꎬ 并成功地解救出阿玛杜􀅰邦巴ꎮ 另一方面ꎬ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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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ｉｏｕ Ｄｒａｍéꎬ Ｌｅ Ｍｕｓｕｌｍａｎ Ｓéｎéｇａｌａｉｓ Ｆａｃｅ à ｌ’ Ａｐｐａｒｔｅ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ｆｒéｒｉｑｕｅꎬ ｌ’ 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４５􀆰
据研究ꎬ 这是部分穆里德门徒对易卜拉􀅰法勒的误解ꎮ 事实上ꎬ 夏洛特􀅰佩泽尔在查阅易卜

拉􀅰法勒所撰写的书面材料后发现易卜拉􀅰法勒十分博学ꎬ 他精通阿拉伯语ꎬ 擅长阐释 «古兰经»ꎬ
且十分重视门徒的宗教教育ꎮ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９９􀆰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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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拉􀅰法勒在广泛传播阿玛杜􀅰邦巴宗教思想的同时ꎬ 将其大部分财富奉献

给阿玛杜􀅰邦巴ꎮ① １８８５ 年ꎬ 阿玛杜􀅰邦巴被法国当局以 “颠覆政府” 的罪名

逮捕ꎬ 流放于加蓬ꎮ②在阿玛杜􀅰邦巴被流放后ꎬ 易卜拉􀅰法勒定居于圣路易

(Ｓａｉｎｔ － Ｌｏｕｉｓ)ꎬ 成为穆里德兄弟会的重要代表人物ꎬ 同法国殖民政府和塞内

加尔政界人士交涉ꎬ 要求让阿玛杜􀅰邦巴返回故土ꎮ③ １９０４ 年ꎬ 易卜拉􀅰法勒

迁至捷斯 (Ｔｈｉèｓ)ꎬ 在那里大力发展兄弟会ꎬ 引领门徒积极推广与经营花生

种植ꎬ 并凭借其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市场投资能力获得了巨额财富ꎮ 易卜

拉􀅰法勒并没有将这些财富占为己有ꎬ 而是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奉献给阿玛

杜􀅰邦巴ꎬ 让阿玛杜􀅰邦巴把财富重新分配给穆里德兄弟会的广大门徒ꎮ 因

此ꎬ 易卜拉􀅰法勒所拥有的财富被穆里德兄弟会门徒理解为是真主安拉的恩

赐ꎬ 是保护和管理穆里德兄弟会的重要手段ꎮ④ １９１６ 年ꎬ 阿玛杜􀅰 邦巴获释ꎬ
易卜拉􀅰 法勒在久尔贝勒 (Ｄｉｏｕｒｂｅｌ) 与其会合ꎮ 之后ꎬ 易卜拉􀅰法勒一直

定居于久尔贝勒ꎬ 直至去世ꎮ 通过利用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ꎬ 易卜

拉􀅰法勒同法国人进行互利互惠的合作ꎬ 使得穆里德兄弟会和法国殖民当局

的关系得到改善ꎬ 且穆里德兄弟会在塞内加尔获得合法性地位ꎮ⑤易卜拉􀅰法

勒对穆里德兄弟会的影响如此之大ꎬ 以至于法国殖民当局视易卜拉􀅰法勒为

“阿玛杜􀅰邦巴的关键助手和穆里德兄弟会的第二号人物”⑥ꎮ 在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易卜拉􀅰法勒去世时ꎬ 法国殖民政府评价易卜拉􀅰法勒为 “一位睿智、 勇敢、
值得尊敬的穆里德谢赫”⑦ꎮ

通过自我牺牲和对阿玛杜􀅰邦巴的服务与奉献ꎬ 易卜拉􀅰法勒在忠诚和

严格遵守师道的基础上ꎬ 开创了马拉布特与门徒之间的新型关系ꎮ 易卜拉􀅰
法勒对穆里德兄弟会的影响如此之大ꎬ 以至于众多穆里德门徒和学者认为阿

玛杜􀅰邦巴和易卜拉􀅰法勒的会面 “标志着穆里德主义的真正诞生”ꎮ⑧对穆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８􀆰
李维建著: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２０７ 页ꎮ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９􀆰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９５􀆰
Ｃｏｕｌ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ꎬ Ｌｅ Ｍａｒａｂｏｕｔ ｅｔ ｌ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Ｉｓｌａｍ ｅｔ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ａ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Ｐｅｄｏｎｅ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５５􀆰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９４􀆰
Ｉｂｉｄ􀆰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１０２􀆰



殖民时期塞内加尔巴依法勒教团的宗教思想及其影响　

里德兄弟会众弟子而言ꎬ 易卜拉􀅰法勒是指路明灯①ꎬ 是真主安拉派来的门

徒ꎮ 他认可阿玛杜􀅰邦巴ꎬ 宣扬阿玛杜􀅰邦巴ꎬ 让􀅰阿玛杜􀅰邦巴受众弟子

尊崇ꎮ 在巴依法勒教团的圣歌中ꎬ 除了清真言外ꎬ 人们经常听到有关穆里德

兄弟会历史和马拉布特教义的诗句: “如果没有谢赫􀅰易卜拉􀅰法勒ꎬ 邦巴就

会在 ‘流亡’ 回来时死去ꎬ 就会被遗忘” “如果没有你ꎬ 邦巴可能会错过并

回到 ‘自己家中’ꎮ” 这些诗句强调了易卜拉􀅰法勒的存在对阿玛杜􀅰邦巴的

重要性ꎮ②此外ꎬ 在大多数与阿玛杜􀅰邦巴和易卜拉􀅰法勒有关的绘画中ꎬ 阿

玛杜􀅰邦巴被画成白色ꎬ 而易卜拉􀅰法勒则以黑色的形象呈现ꎮ③作为穆里德

主义的两位创始人④ꎬ 阿玛杜􀅰邦巴和易卜拉􀅰法勒神秘地合为一体ꎬ 体现了

穆里德兄弟会的两面性ꎮ 易卜拉􀅰法勒是世俗的化身ꎬ 而阿玛杜􀅰邦巴则是

精神的化身ꎮ 易卜拉􀅰法勒通过承担兄弟会和田地的所有事务ꎬ 让阿玛杜􀅰
邦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冥想和祈祷中ꎮ 阿玛杜􀅰邦巴则带领易卜拉􀅰法勒

走上了通往真主安拉的道路ꎮ 对穆里德门徒而言ꎬ 阿玛杜􀅰邦巴和易卜拉􀅰
法勒互补而统一ꎬ 既相互对立ꎬ 又相互依存ꎬ 二者缺一不可ꎮ⑤

(二) 巴依法勒教团的创立

巴依法勒教团的创立始于 １８８３ 年易卜拉􀅰法勒和阿玛杜􀅰邦巴的相遇ꎮ
在抵达阿玛杜􀅰邦巴的达拉之前ꎬ 易卜拉􀅰法勒已寻找了其导师多年ꎮ 因此ꎬ
在面见阿玛杜􀅰邦巴之时ꎬ 易卜拉􀅰法勒激动不已ꎬ 难以自持ꎬ 只能匍匐着

跪见阿玛杜􀅰邦巴ꎮ 阿玛杜􀅰邦巴的旁人问是何故ꎬ 门徒回答道 “是他们回

来的途中跟来的疯子”ꎬ 这就是易卜拉􀅰法勒一直以来被称为 “疯子” 的缘

由ꎮ⑥ 在舍尔邦月的第 １２ 天ꎬ 易卜拉􀅰法勒再次面见阿玛杜邦巴ꎻ 斋月的第

２１ 天ꎬ 阿玛杜􀅰邦巴接受了易卜拉􀅰法勒的效忠ꎮ 在宣誓之时ꎬ 易卜拉􀅰法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 １９６３ 年清真寺落成典礼上ꎬ 为纪念易卜拉􀅰法勒ꎬ 图巴大清真寺最高的尖塔以 “法勒之

灯” 命名ꎮ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７９５􀆰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Ａｌｌｅｎ Ｆ􀆰 ｅｔ Ｎｏｏｔ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Ｍ􀆰ꎬ “Ｌ’ａｕｒａ ｄ’Ａｍａｄｏｕ Ｂａｍｂａ􀆰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ｅｔ ｆａｂ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ｅ Ｓéｎéｇａｌ ｕｒｂａｉｎ”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０􀆰
阿玛杜􀅰邦巴默认易卜拉􀅰法勒为穆里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ꎮ 根据穆里德门徒马迪凯􀅰韦德

(Ｍａｄｉｋé Ｗａｄｅ)ꎬ 阿玛杜􀅰邦巴对取笑易卜拉􀅰法勒的门徒曾说过: “你不知道易卜拉􀅰法勒是如何或

为什么来找我ꎮ 为了让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ꎬ 只要知道如果我没有出现ꎬ 他就是穆里德主义的创

造者ꎮ” Ｓｅｅ Ｍａｄｉｋé Ｗａｄｅꎬ Ｄｅｓｔｉｎéｅ ｄｕ ｍｏｕｒｉｄｉｓｍｅꎬ Ｄａｋａｒꎬ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éｅꎬ １９１７ꎬ ｐ􀆰 １３７􀆰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ｐ􀆰 ７９５ － ７９６􀆰
Ｉｂｉｄ􀆰 ꎬ ｐ􀆰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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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向阿玛杜􀅰邦巴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严格遵守每天 ５ 次的祷告和斋月斋戒ꎬ
但会通过行动为阿玛杜􀅰邦巴做奉献ꎬ 让阿玛杜􀅰邦巴带领自己接近真主ꎮ
对易卜拉􀅰法勒而言ꎬ 阿玛杜􀅰邦巴不仅仅是一位 «古兰经» 教师ꎬ 更是一

位能够带领其接近真主的圣人ꎮ 因此ꎬ 就这方面而言ꎬ 易卜拉􀅰法勒是阿玛

杜􀅰邦巴的第一个真正的弟子ꎬ 是第一位承认阿玛杜􀅰邦巴为先知的门徒ꎮ①

易卜拉􀅰法勒的到来给穆里德兄弟会带来了一场 “精神革命”ꎮ②自易卜

拉􀅰法勒来到阿玛杜􀅰邦巴的达拉之后ꎬ 阿玛杜􀅰邦巴是真主使者的身份必

须被承认、 受认可ꎬ 门徒宣誓效忠的行为规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宣誓的仪

式也变得非常明确ꎮ 此外ꎬ 门徒必须完全服从马拉布特的意志ꎬ 在面见马拉

布特时必须同易卜拉􀅰法勒一样ꎬ 遵循下跪、 不看马拉布特眼睛等象征着门

徒对马拉布特的尊重与服从的行为准则ꎮ 由此ꎬ 易卜拉􀅰法勒深刻地改变了

穆里德兄弟会弟子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以及门徒的宗教规范ꎬ 开创了穆里德兄

弟会严格的师徒等级制度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易卜拉􀅰法勒是穆里德兄弟会

“宣誓效忠” 行为准则的发明者和 “服从论” 的提出者ꎮ③

易卜拉􀅰法勒在阿玛杜􀅰邦巴身边劳作了 ３ 年ꎮ 在此期间ꎬ 易卜拉􀅰法

勒表现出对阿玛杜􀅰邦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服从ꎬ 成为阿玛杜􀅰邦巴其他弟

子的完美门徒的典范ꎮ 为寻求真主ꎬ 他全身心地为其马拉布特而奉献ꎮ 他经

常独自在灌木丛中面对野兽忘我地劳作ꎬ 有时为了尽快完成工作ꎬ 甚至废寝

忘食ꎮ 当阿玛杜􀅰邦巴给他下指令时ꎬ 易卜拉􀅰法勒会不折不扣地落实ꎮ 根

据一些年长的穆里德门徒的描述ꎬ 阿玛杜􀅰邦巴曾在沙地上画一条线ꎬ 并对

门徒说: “谁越过这条线ꎬ 谁就会立即死亡ꎮ” 对于门徒而言ꎬ 要完成上述指

令ꎬ 他们就必须越过阿玛杜􀅰邦巴画的这条线ꎮ 没有一个门徒敢跨过这条

“死亡之线”ꎮ 然而ꎬ 当易卜拉􀅰法勒接到该指令时ꎬ 立即跨过那条 “死亡之

线” 并声称: “如果是为了赛里涅􀅰图巴④ꎬ 即使是死亡ꎬ 也义无反顾ꎮ”⑤ 由

此可见ꎬ 对于阿玛杜􀅰邦巴ꎬ 易卜拉􀅰法勒俯首听命ꎬ 为完成导师交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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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ꎬ 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ꎮ 正是这种对导师的无私奉献和赤胆忠心ꎬ
使得易卜拉􀅰法勒在阿玛杜􀅰邦巴的门徒中脱颖而出ꎬ 晋升到了更高级别的

神秘阶段ꎬ 而不是同其他门徒一样ꎬ 在寻求真主的过程中局限于阿玛杜􀅰邦

巴的教导ꎮ
１８８６ 年ꎬ 阿玛杜􀅰邦巴 “解放” 了易卜拉􀅰法勒ꎬ 让易卜拉􀅰法勒停止

劳作ꎬ 以谢赫的身份为其奉献ꎮ 易卜拉􀅰法勒成为了继阿达玛􀅰盖耶

(Ａｄａｍａ Ｇｕｅｙｅ) 之后被阿玛杜􀅰邦巴任命为谢赫的第二个弟子ꎮ 在通往圣路

易路上的一个小村庄里ꎬ 易卜拉􀅰法勒接受了 ３ 位穆里德门徒及其手下弟子

的效忠ꎮ①从此ꎬ 易卜拉􀅰法勒开启了其人生新阶段: 成为一名导师ꎬ 独立培

养门徒ꎬ 吸纳弟子ꎬ 在穆里德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分支———巴

依􀅰法勒教团ꎮ

二　 巴依法勒教团的思想主张及特点

在苏非主义的教义中ꎬ 服从 «古兰经» 律法优先于动机和内在诚意ꎮ 而

易卜拉􀅰法勒却推翻了这一顺序ꎬ 视劳作优先于 «古兰经» 教育ꎬ 免除门徒

祈祷和斋戒ꎬ 强调门徒对马拉布特的服从与奉献ꎮ 这使得巴依法勒神秘主义

从穆里德主义宗教规范中独立出来ꎬ 形成了与穆里德主义既有所区别又有内

在联系的独特的宗教团体ꎮ
(一) 巴依法勒教团的主要思想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是易卜拉􀅰法勒在阿玛杜􀅰邦巴创立的穆里德主义基

础上发展而来②ꎬ 其三大支柱为信仰、 服从和行动ꎬ 即信仰真主安拉、 先知穆

罕默德、 谢赫􀅰阿玛杜􀅰邦巴和谢赫􀅰易卜拉􀅰法勒ꎬ 服从马拉布特ꎬ 崇尚

劳作与付出ꎮ 在实践中ꎬ 这三大支柱不断得到强化ꎮ 这意味着无论其门徒遇

到任何困难ꎬ 均不得有违背行为ꎬ 或对其持否认或怀疑态度ꎮ 对他们而言ꎬ
只有通过劳作、 无条件服从马拉布特、 保持物资匮乏状态、 为他人做自我牺

牲、 提高内在修为ꎬ 才能获得真主的认可ꎮ
第一ꎬ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重视门徒对马拉布特的绝对服从ꎮ 在巴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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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门徒看来ꎬ 听从马拉布特的教导甚于遵守 «古兰经» 的戒律ꎮ 一个好的

“塔利贝 (ｔａａｌｉｂｅ)”① 系必须尊重与服从马拉布特ꎬ 坚定地执行马拉布特的指

示ꎮ 易卜拉􀅰法勒告诫门徒要摒弃世间的财富、 权力和欲望ꎬ 依附和服从马

拉布特ꎬ 因为只有属灵向导才能带领门徒接近真主ꎬ 而马拉布特便是门徒的

属灵向导ꎮ 马拉布特根据门徒的特性与缺点ꎬ 对门徒的劳作进行具体的安排

与指导ꎬ 让门徒通过从事疲惫不堪的劳作和忍受饥饿与疲劳ꎬ 以达到自我完

善、 发展的目的ꎮ 因此ꎬ 在巴依法勒神秘主义道路中ꎬ 马拉布特的作用至关

重要ꎬ 他们教育门徒的灵魂ꎬ 让门徒接受精神指导ꎬ 帮助门徒远离世俗的诱

惑ꎬ 引导门徒走上正确的道路ꎬ 是真主和门徒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人ꎮ②

第二ꎬ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将劳作置于优先地位ꎬ 认为劳作可取代祈祷和

斋戒ꎮ 在易卜拉􀅰法勒看来ꎬ 劳作足以救赎ꎬ 是 “接近真主的充分条件”③ꎮ
巴依法勒门徒必须接受艰辛的生活方式ꎬ 且要主动寻求考验ꎮ 考验可以体现

门徒的虔诚ꎬ 而保持生活贫苦、 从事艰苦的劳作对门徒而言是一种力所能及

的考验ꎬ 是门徒向真主和马拉布特展示虔诚之心的有效方式ꎮ 因此ꎬ 在易卜

拉􀅰法勒生活的达拉ꎬ 劳作是重要的行为方式ꎬ 门徒不仅要耕种田地ꎬ 还要

打水、 清理土地、 做饭和拾柴ꎮ 他们必须负责达拉的所有日常事务ꎬ 以让马

拉布特能够专注于冥想ꎬ 进行精神思考ꎮ④

第三ꎬ 巴依法勒门徒必须为马拉布特、 “兄弟” 和他人的利益而行动ꎮ 该

“行动” 除了为马拉布特从事体力劳动外ꎬ 还包括献给马拉布特的礼物ꎮ 巴依

法勒门徒的格言之一是: “执行命令ꎬ 给予礼物ꎮ” 根据安塔􀅰姆巴克 (Ａｎｔａ
Ｍｂａｃｋé) 的说法ꎬ 礼物是苏非主义的创新ꎬ 是 “门徒直接交给谢赫的自愿捐

赠ꎬ 以期从中获得神圣的回报” ⑤ꎮ 与劳作一样ꎬ 贡献礼物体现了门徒的服

从、 对马拉布特的指令和宗教规范的接受ꎬ 以及门徒对其宗教思想的遵循ꎮ⑥

可见ꎬ 服从与劳作是巴依法勒神秘主义的要义ꎮ 该思想内涵并不像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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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所认为的穆里德主义的简化ꎬ 而是建立在平和的苏非主义基础之上

的宗教团体ꎮ 巴依法勒门徒遵循一套特有的戒律和生活规则ꎬ 重视对众生的

谦逊和同情ꎮ 他们心胸开阔ꎬ 克己复礼ꎬ 一介不取ꎬ 宽容待人ꎬ 指责利己主

义行为ꎬ 坚决做到舍己为人ꎮ①

(二) 巴依法勒教团宗教思想的特点

在颂扬易卜拉􀅰法勒的同时ꎬ 传统的穆里德门徒却不接受巴依法勒神秘

主义的宗教信仰和践行方式ꎮ 在他们看来ꎬ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道路偏离了

«古兰经» 的规范ꎬ 不尊重伊斯兰教的支柱ꎬ 是一个有别于穆里德主义的宗教

团体ꎬ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ꎬ 穆里德主义践行的是伊斯兰沙里亚法 (Ｓａｒｉａ)②ꎬ 其门徒重视经、

训ꎬ 尊重苏非传统ꎬ 恪守 «古兰经» 戒律ꎬ③而巴依法勒神秘主义遵从哈奇卡

法 (Ｈａｑｉｑａ)④ꎬ 认为实践优先于 «古兰经» 教学ꎬ 劳作可替代祷告与斋戒ꎮ
根据哈齐卡法ꎬ 门徒不能只局限于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ꎬ 而应努力劳作ꎬ 为

真主 “燃烧” 自己ꎬ 奉献自己ꎮ 因此ꎬ 巴依法勒门徒不祷告ꎬ 不斋戒ꎬ 更不

去麦加朝圣ꎮ⑤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效忠马拉布特的生活中ꎬ 为马拉布特劳作ꎬ
将自己奉献给真主ꎮ⑥

第二ꎬ 传统的穆里德 «古兰经» 学校并不排斥门徒劳作ꎬ 但认为劳作只

是门徒的一种生存手段ꎬ 是对 «古兰经» 教育的补充ꎬ 而易卜拉􀅰法勒将劳

作放在首位ꎬ 认为劳作可以塑造门徒的品格ꎬ 让门徒变得沉稳、 谦卑ꎬ 信任

真主和他们的马拉布特ꎮ 在易卜拉􀅰法勒看来ꎬ 真主设立祷告只是为了让门

徒悔改和谦卑ꎬ 禁食只是为了驯服门徒的 ７ 个感官ꎻ 如果门徒错过了指定的

祷告时间ꎬ 门徒可随时补上所欠下的祷告ꎻ 但如果门徒在该劳作的时节里没

有劳作ꎬ 他们将无法补救错过的时节ꎮ⑦因此ꎬ 劳作是巴依法勒门徒在宗教道

路上取得进步的一种受欢迎、 大众化的手段ꎮ 它使得巴依法勒神秘主义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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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更容易实现ꎬ 即使门徒不识字ꎬ 也可以通过劳作接近真主ꎮ①

第三ꎬ 穆里德主义注重 «古兰经» 教学ꎬ 教导门徒的方式是先教学后教

育ꎬ 而易卜拉􀅰法勒拒绝优先为门徒进行正式的 «古兰经» 教学ꎬ 其教导门

徒的方式为: 先教育后教学ꎬ 先行动后教授知识ꎮ 易卜拉􀅰法勒重视门徒的

实践ꎬ 认为门徒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自我提高ꎮ②对易卜拉􀅰法勒而言ꎬ 只有通

过行动、 为马拉布特和他人奉献ꎬ 才能接近真主ꎮ 巴依法勒门徒要提高自身

的内在修为ꎬ 行动起来ꎬ 帮助他人ꎬ 摆脱物质生活的困扰ꎬ 以获得真主的认

可ꎬ 得到真主的保佑ꎮ 为此ꎬ 他们必须从内心 “净化” 自己ꎬ 谦恭礼让ꎬ 接

受 “生活的考验”ꎮ③

总之ꎬ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是有别于穆里德主义的宗教道路ꎮ 该教团以门

徒服从马拉布特和永久性为马拉布特服务为基础ꎬ 其门徒一般不行礼拜仪式ꎬ
重视内在修为和外在实践ꎮ 年长的穆里德门徒明确地指出: 巴依法勒门徒追

随的是易卜拉􀅰法勒及其后裔ꎬ 而不是阿玛杜􀅰邦巴ꎮ 此外ꎬ 巴依法勒门徒

的定居点远离社会生活中心ꎬ 与穆里德兄弟会的中心保持距离ꎮ④事实上ꎬ 巴

依法勒神秘主义道路是在穆里德兄弟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构建与确立ꎬ 并与

阿玛杜􀅰邦巴的传统穆里德主义区别开来的宗教团体ꎮ⑤在易卜拉􀅰法勒的推

动下ꎬ 穆里德主义和巴依法勒主义相互滋养、 相互促进ꎬ 最终形成了 “你中

有我ꎬ 我中有你” 的兄弟会局面ꎮ

三　 巴依法勒教团的发展及其身份定位

由于宗教践行方式偏离了 «古兰经» 的规范ꎬ 巴依法勒教团在成立之初

便不为塞内加尔的其他穆斯林所接纳ꎬ 其宗教合法化历程曲折而漫长ꎮ 巴依

法勒教团在经历了不为外界所识别、 法国殖民当局防范的 “伊斯兰异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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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谢赫􀅰易卜拉􀅰法勒与阿玛杜􀅰邦巴在迪乌尔贝尔相聚时ꎬ 谢赫􀅰易卜拉􀅰法勒主动搬到另一个地

区ꎻ 当谢赫􀅰阿玛杜􀅰邦巴的后代在图巴定居时ꎬ 易卜拉􀅰法勒的后代去了图巴􀅰法勒 (Ｔｏｕｂａ Ｆａｌｌ)
或姆巴克ꎮ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ｐ􀆰 １０９ － １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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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眼中的 “假穆斯林” 之后ꎬ 通过马拉布特和众门徒的努

力ꎬ 最终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ꎬ 成为塞内加尔的 “好穆斯林”ꎮ
(一) 不为外界所识别的穆里德门徒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前ꎬ 法国殖民政府和穆里德兄弟会之外的其他苏非

兄弟会并没有意识到巴依法勒教团的存在ꎮ 在它们看来ꎬ 易卜拉􀅰法勒的弟

子与阿玛杜􀅰邦巴的门徒毫无差异ꎮ 直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易卜拉􀅰法勒仍然

只是以一位穆里德谢赫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教团的创始人出现在相关文件档案

中ꎮ①巴依法勒教团的隐匿性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 其一ꎬ 除教义有所区

别之外ꎬ 在建立穆里德兄弟会的组织体系过程中ꎬ 巴依法勒和穆里德之间不

存在任何差异ꎮ② 其二ꎬ 巴依法勒门徒定居于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ꎮ 他们在那

里开垦新土地ꎬ 埋头于地上农活ꎬ 远离阿玛杜􀅰邦巴的达拉ꎮ 其三ꎬ 巴依法

勒门徒不愿将自己与其他穆里德门徒区分开来ꎮ 他们自认为是穆里德门徒ꎬ
只是在兄弟会中扮演着特殊角色ꎮ 因此ꎬ 如果不了解穆里德兄弟会的具体运

作情况ꎬ 外界人士很难将巴依法勒门徒与传统的穆里德门徒区分开来ꎮ
在巴依法勒教团被识别和认可之前ꎬ 巴依法勒门徒和传统的穆里德门徒

被视为一体ꎬ 成为塞内加尔其他苏非兄弟会眼中的 “假穆斯林”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早在 １８８３ 年穆里德兄弟会创立之初ꎬ 其他苏非兄弟会便对穆里德兄弟会

持否定态度ꎮ １９ 世纪末ꎬ 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西非大部分土地已被法国人征

服ꎮ 阿玛杜􀅰邦巴拒绝融入这样一个政权更替的社会形态ꎬ 选择专注于宗教

研究与苏非修道ꎮ 该做法让塞内加尔的马拉布特感到十分不安ꎬ 以至于他们

对穆里德兄弟会有所戒备ꎬ 并将其描述为 “与 «古兰经» 标准有所差异和偏

离的分支”ꎮ③在 １８８６ 年巴依法勒教团创立之后ꎬ 塞内加尔的其他苏非兄弟会

更是将巴依法勒门徒和传统穆里德门徒混为一谈ꎬ 并由于巴依法勒门徒未能

遵守 «古兰经» 戒律的行为将整个穆里德兄弟会定义为塞内加尔的 “非正规

穆斯林”ꎮ １９１３ 年ꎬ 一位谢赫子弟学校学生在其关于穆里德兄弟会的一篇文章

里写道: 穆里德兄弟会能够接受 “一个富有或贫穷的无知者ꎬ 一个或多个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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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穆里德”ꎬ 认为这些人是受安拉指引来到马拉布特家里ꎮ 接受施舍后ꎬ 这

些人开始奉承马拉布特ꎬ 并打算作为一个奴隶永久地留在马拉布特家里ꎬ 努

力劳作ꎬ 省吃俭用ꎬ 全心全意地为马拉布特服务ꎮ “这些无知的人就这样成为

一个穆里德信徒ꎬ 不斋戒ꎬ 也不祈祷ꎮ 这就是为什么穆里德兄弟会不是正统

穆斯林的原因ꎮ”①

在法国殖民统治早期ꎬ 穆里德兄弟会被法国殖民当局定义为 “危险穆斯

林”ꎮ １８８６ 年ꎬ 法国殖民者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ꎬ 占领了塞内加尔沃洛夫族的

卡乔尔王国 (Ｋａｊｏｏｒ)ꎮ 他们自认为是非洲的 “解放者”ꎬ 为广大非洲人民带

来所谓 “文明与进步”ꎬ 并以此证明他们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具有 “正当性”
和 “合法性”ꎮ 为此ꎬ 法国殖民当局刻意歪曲和否认非洲的传统制度ꎮ 法属西

非总督威廉􀅰庞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ｏｎｔｙ) 在致副总督的信件中写道: “当我们进入

这个国家时ꎬ 我们不仅仅是征服者ꎬ 我们首先结束了这些可怕的对部落的劫

掠􀆺􀆺我们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当地民众的牺牲􀆺􀆺我们十分尊重土著人的

生活ꎮ” 法国殖民政府认为塞内加尔的 “塞多” (ｃｅｄｄｏ)② “劣迹斑斑”ꎬ 且原

王室 “不得人心”ꎬ 须将其传统制度废除ꎮ③然而ꎬ 在卡乔尔王国被法国人征

服后ꎬ 阿玛杜􀅰邦巴收纳了大量的前王室的贵族和武士阶层ꎬ 为这些处在失

魂落魄中的沃洛夫人提供一种 “另类的生存方式” 和一个 “避难所”ꎮ④阿玛

杜􀅰邦巴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担忧ꎬ 担心他可能积聚力量反抗殖民

政权ꎮ 当时ꎬ 对法国殖民当局而言ꎬ 穆里德兄弟会就是 “塞多” 的据点ꎬ 是

塞内加尔旧政权的掌控者ꎬ 更是法国政府的 “敌人”ꎮ 法国殖民当局认为该教

团并不是正统的伊斯兰组织ꎬ 只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一些因素ꎬ “旨在剥削无

知的民众”ꎮ⑤在当时的法国殖民者看来ꎬ 穆里德兄弟会是 “一个数千名信徒

组成的团体ꎬ 其信徒完全服从他们当地的谢赫ꎬ 听从其最高领导人阿玛杜􀅰
邦巴的命令ꎬ 可能会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的和平”ꎮ⑥部分极端的法国人甚至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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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这是一个庞大而危险的秘密协会ꎬ 其目的是将所有来自西非的穆斯林聚

集在一起ꎬ 把欧洲人扔进海里ꎮ”①因此ꎬ 法国殖民者将穆里德兄弟会描述为伊

斯兰教在塞内加尔的 “异端”ꎮ 尽管如此ꎬ 由于穆里德兄弟会在塞内加尔信众

广、 影响大ꎬ 法国殖民当局对其还是有所顾忌ꎮ
(二) 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眼中的 “假穆斯林”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ꎬ 谢赫􀅰易卜拉􀅰法勒去世ꎬ 其长子莫杜􀅰穆斯塔法􀅰法勒

(Ｍｏｄｏｕ Ｍｏｕｓｔａｐｈａ Ｆａｌｌ) 成为巴依法勒的总哈里发ꎬ 即其父亲谢赫􀅰易卜拉􀅰
法勒的代表和所有巴依法勒门徒的领袖ꎮ 莫杜􀅰穆斯塔法􀅰法勒对总哈里发

的继承让外界人士开始意识到了巴依法勒教团的存在ꎮ 总哈里发不仅仅是一

位精神领袖的继承人ꎬ 他还是一条明确的宗教道路上一批门徒的宗教导师ꎮ
因此ꎬ 莫杜􀅰穆斯塔法􀅰法勒的总哈里发身份意味着巴依法勒门徒在穆里德

兄弟会的内部差异ꎮ 大家逐渐意识到巴依法勒门徒所穿的服饰与传统穆里德

门徒有所不同ꎮ 他们身着有补丁的中长裙衫和宽大裤子ꎬ 腰间扎着一条大腰

带ꎬ 佩戴黑色的皮革项链ꎮ 这些特点成为区分巴依法勒门徒和传统穆里德门

徒的重要依据ꎮ②此外ꎬ 随着巴依法勒教团的发展与壮大ꎬ 巴依法勒门徒也逐

渐出现在塞内加尔民众的视野ꎮ 通过与巴依法勒门徒共事或居住在同一村庄ꎬ
外人更准确地了解到巴依法勒门徒的宗教践行方式ꎬ 并意识到他们与其他穆

里德门徒有所区别ꎮ
然而ꎬ 自从将巴依法勒门徒与传统的穆里德门徒区分开来之后ꎬ 塞内加

尔的其他苏非兄弟会就给巴依法勒门徒贴上 “假穆斯林” 的标签ꎬ 并对其进

行了恶意攻击ꎮ 其中ꎬ 言论最为激烈的当属谢赫􀅰蒂迪安􀅰西 ( Ｃｈｅｉｋｈ
Ｔｉｄｉａｎｅ Ｓｙ)ꎮ 这位塞内加尔学者提出: 巴依法勒信徒 “完全歪曲了阿玛杜􀅰
邦巴的教导ꎬ 完全忽视了该教团的积极方面ꎬ 轻率地用惩罚取代信仰和对宗

教的热爱ꎮ” “对于巴依法勒信徒而言ꎬ 宗教似乎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

题ꎮ” 这些信徒 “没有炽热的信仰ꎬ 不祈祷去天堂ꎬ 也不祈求得到真主的恩

赐ꎬ 宁愿劳作挣钱ꎮ” 因此ꎬ “巴依法勒主义不过是无稽之谈ꎬ 是对穆里德主

义的讽刺”ꎮ③塞内加尔的其他苏非兄弟会以谢赫􀅰蒂迪安􀅰西的言论为证ꎬ 提

出巴依法勒不能被视为合法的穆斯林ꎬ 巴依法勒的道路是古怪的、 狂热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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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的道路ꎮ①

此外ꎬ 巴依法勒门徒还被视为塞内加尔底层社会中最受鄙视的信徒ꎮ 请

求施舍、 鞭笞的宗教习俗和不修边幅的外表ꎬ 使他们看起来有别于其他穆斯

林ꎮ 他们扎着大皮腰带ꎬ 穿着补丁衣ꎬ 带着皮革项链或臼槌等配饰ꎬ 留长发ꎮ
在其他兄弟会门徒看来ꎬ 巴依法勒弟子地位卑微ꎬ 且 “令人感到恐惧”ꎮ 实际

上ꎬ 身着补丁服是巴依法勒门徒物资匮乏与奉献精神的象征ꎮ 他们全身心地

服务马拉布特ꎬ 无暇顾及外表穿着ꎬ 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ꎮ 另外ꎬ 巴依法勒

弟子一般被指派去开垦土地ꎬ 从事最艰苦的劳动ꎬ 远离村庄或城镇ꎬ 仅拥有

最基本的生活设施ꎬ 被称为 “居住在新土地上的手工艺者”ꎮ 在众人眼中ꎬ 他

们是 “为阿玛杜􀅰邦巴服务的不知疲惫的劳作者”ꎮ②

(三) 最终获得合法宗教地位的 “好穆斯林”
易卜拉􀅰法勒去世后ꎬ 巴依法勒教团开展的新土地开垦运动逐渐完成ꎮ

巴依法勒门徒不再定居于偏远地区ꎬ 开始向城镇迁徙ꎮ 事实上ꎬ 巴依法勒门

徒在开垦新土地之后ꎬ 便在新土地上建立营地ꎬ 并同家人居住在那里ꎮ 随着

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ꎬ 达拉变成村庄ꎬ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居民ꎮ 之

后ꎬ 巴依法勒教团领导者又发起了一场城市化运动ꎬ 大规模地将门徒带到城

市地区ꎮ 迁至城市后ꎬ 巴依法勒的马拉布特以城市中心为新基地ꎬ 在农村地

区大量吸纳新门徒ꎮ 他们建立了总哈里发制度ꎬ 有效管理门徒和教团的内部

运作ꎬ 并在塞内加尔的几个城市进行大规模投资ꎬ 广泛融入塞内加尔的社会

生活ꎮ③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塞内加尔的旱灾和大萧条使得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持续

恶化ꎬ 民众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激增ꎮ④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ꎬ 易卜拉􀅰法勒的

继任者穆斯塔法􀅰法勒号召门徒要保持冷静和克制ꎬ 让门徒专注于农业生产ꎬ
为当时塞内加尔的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ꎬ 法国当局亦从中受益ꎮ 因此ꎬ
法国殖民者越来越依赖巴依法勒马拉布特的权威ꎬ 并意识到塞内加尔的伊斯

兰教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因素ꎮ 尽管当时的法国人依然看不起塞内加尔的当

地文化和土著ꎬ 但是法国殖民当局已越来越重视穆里德兄弟会ꎬ 并对穆里德

􀅰４５􀅰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８０１􀆰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８０２ － ８０３􀆰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ｅ ｅ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１１７􀆰
潘华琼、 张象著: «列国志􀅰塞内加尔»ꎬ 第 ７３ 页ꎮ



殖民时期塞内加尔巴依法勒教团的宗教思想及其影响　

兄弟会有了积极的看法和全新的认识ꎮ① １９３０ 年ꎬ 久尔贝勒的法国执政官曾提

到: “在一个当地人懒惰的地区ꎬ 进行 ‘工作祈祷的人’ 是很幸福的ꎬ 它使人

们摆脱了冷漠”ꎮ②从此ꎬ 整个穆里德兄弟会已不再被法国殖民当局认为是危险

的宗教组织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之后ꎬ 巴依法勒教团在塞内加尔城市地区大量建立达拉ꎮ

其门徒在离开达拉之后ꎬ 积极对外进行自我宣传ꎬ 让外界了解巴依法勒教团ꎬ
以扩大穆里德兄弟会在城市的影响ꎬ 确立该组织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地位ꎮ③

随着巴依法勒教团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加深ꎬ 巴依法勒神秘主义宗教道路

逐渐被外人所了解ꎮ 塞内加尔的其他苏非兄弟会也认识到穆里德兄弟会的门

徒遵守 «古兰经» 的戒律ꎬ 只有巴依法勒门徒被免除祷告和斋戒ꎮ 面对 “异
教徒” “伊斯兰主义者” “多神论者” 等少数外界人士给予巴依法勒教团的标

签ꎬ 穆里德兄弟会的哈里发试图限制巴依法勒门徒的做法ꎬ 却从未以 “传统”
的名义对其进行正式谴责ꎮ④在此背景下ꎬ 穆里德兄弟会的门徒和塞内加尔的

其他苏非兄弟会默许和接纳了巴依法勒教团ꎮ 自此ꎬ 巴依法勒教团乃至整个

穆里德兄弟会不再被视为 “异端”ꎬ 而是合法的穆斯林ꎬ 是塞内加尔的 “好穆

斯林”ꎮ

四　 巴依法勒教团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巴依法勒教团作为穆里德兄弟会的一个分支ꎬ 与其他宗教一样ꎬ 其作用

具有复杂多元性ꎮ 其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为殖民时期统治阶级所利用ꎬ 成

为其统治工具ꎬ 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ꎬ 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一) 充当法国在塞内加尔殖民统治 “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起初ꎬ 法国殖民当局对塞内加尔的马拉布特一直采取的是 “捕杀” 的政

策ꎬ 在意识到塞内加尔的马拉布特在当地民众中的地位难以撼动之后ꎬ 便转

向务实主义的统治策略ꎬ 即试图利用马拉布特的本土影响力ꎬ 在殖民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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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①ꎮ 而对于塞内加尔的马拉布特而言ꎬ 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ꎬ
则基于现实考虑ꎬ 选择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合作ꎮ 法国殖民当局和塞内加尔

的马拉布特都清楚必须在不妨碍对方的情况下行事ꎬ 并尽可能争取让对方获

得好处ꎮ②

对于法国殖民当局而言ꎬ 当政者意识到穆里德兄弟会在塞内加尔具有十

分稳固的群众基础ꎬ 与其试图完全摧毁它ꎬ 不如选择控制它ꎬ 使其成为殖民

秩序的维护者ꎮ 而对于巴依法勒教团而言ꎬ 其上层采用顺从法国殖民当局的

态度来换取一些利益ꎬ 客观上维护了法国殖民当局在塞内加尔的统治ꎮ 早在

１９０２ 年ꎬ 为解救阿玛杜􀅰邦巴ꎬ 易卜拉􀅰法勒支持政客雅克􀅰卡波特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ａｒｐｏｔ) 参加竞选ꎬ 帮助其获得了塞内加尔在法国众议院的席位ꎮ 几

个月后ꎬ 阿玛杜􀅰邦巴在加蓬获释ꎬ 回到塞内加尔ꎮ 从此ꎬ 易卜拉􀅰法勒保

持与塞内加尔的重要政治人物定期接触ꎬ 在每一次选举中ꎬ 支持一些政治人

物参与竞选ꎮ 作为交换ꎬ 这些政治人物替易卜拉􀅰法勒同殖民地政府交涉ꎮ③

塞内加尔总督在 １９１６ 年写道: “在谢赫􀅰阿玛杜􀅰邦巴的影响下ꎬ 穆里德门

徒为我们的事业服务”ꎬ 弗朗索瓦􀅰克拉波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Ｃｒａｐｏｔ) 和布莱斯􀅰迪

亚涅 (Ｂｌａｉｓｅ Ｄｉａｇｎｅ) 等政治家从易卜拉􀅰法勒和阿玛杜􀅰邦巴的兄弟安塔􀅰
姆巴克的支持中获益匪浅ꎮ④

巴依法勒教团马拉布特为维系其自身利益ꎬ 同当时的法国殖民政权达成

一定的默契ꎬ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双方均采用了 “通融 ” “和解”
的策略ꎮ⑤ １９１０ 年ꎬ 阿玛杜􀅰邦巴发布了一个专门的 “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ꎬ 号

召信徒顺从殖民当局ꎮ １９１２ 年ꎬ 阿玛杜􀅰邦巴被释放返回家乡包勒 (Ｂａｏｌ)ꎮ
为打消法国政府的疑虑ꎬ 穆里德兄弟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了一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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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 名青年信徒组成的特遣队 (内含 １５０ 名巴依法勒门徒) 与法国人并肩作

战ꎬ 其中也包括易卜拉􀅰法勒的两个儿子塞里涅􀅰法卢􀅰法勒 (Ｓｅｒｉｇｎｅ Ｆａｌｌｏｕ
Ｆａｌｌ) 和塞里涅􀅰阿布拉耶􀅰法勒 (Ｓｅｒｉｇｎｅ Ａｂｌａｙｅ Ｆａｌｌ)ꎮ 之后ꎬ 易卜拉􀅰法

勒的长子塞里涅􀅰法卢参加了部分战役ꎬ 并丧生于土伦ꎮ① 在巴依法勒门徒看

来ꎬ 他们参战支持法国并不是因为屈服于法国ꎬ 而是其先知谢赫􀅰易卜拉􀅰
法勒从阿玛杜􀅰邦巴那里得到了真主的指示ꎮ 除了派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奔赴

战场同法国士兵并肩作战外ꎬ 易卜拉􀅰法勒还将自己的另两个儿子塞里涅􀅰
阿布拉耶􀅰法勒􀅰恩达尔 (Ｓｅｒｉｇｎｅ Ａｂｌａｙｅ Ｆａｌｌ Ｎｄａｒ) 和塞里涅􀅰阿利乌􀅰法

勒􀅰姆巴沃 (Ｓｅｒｉｇｎｅ Ａｌｉｏｕ Ｆａｌｌ Ｍｂａｗｏｒ) 送到法国在圣路易为培训当地行政人

员而建立的领袖子女学校学习ꎮ 由此ꎬ 易卜拉􀅰法勒被法国殖民当局称为

“法国人的朋友”ꎮ 作为回报ꎬ 法国殖民当局于 １９１８ 年赠予易卜拉􀅰法勒捷斯

(Ｔｈｉèｓ) 地区 １ ０００ 多公顷的土地②ꎬ 并于 １９１９ 年授予阿玛杜􀅰邦巴法国荣誉

军团勋章③ꎮ
(二) 深度影响塞内加尔的经济生活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ꎬ 通过信徒的经济行为ꎬ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ꎬ 尤其是以崇尚劳作为重要价值观的巴依法勒教团同经

济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ꎮ
自 １８４０ 年开始ꎬ 法国本土对植物油的需求大增ꎬ 殖民当局认为塞内加尔

的自然条件与技术基础非常适合推广花生种植ꎬ 以便提取花生油ꎮ④拥有大量

劳动力的巴依法勒教团利用这一机会发展农业生产ꎬ 积极发动教徒大范围种

植花生ꎬ 以实现农业收益的最大化ꎮ 作为回报ꎬ 法国殖民当局将大片土地和

贸易特许权赠与易卜拉􀅰法勒ꎮ⑤ １８９５ 年ꎬ 保罗􀅰马蒂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ｔｙ) 在其有

关易卜拉􀅰法勒的资料中提到: “易卜拉􀅰法勒是位有钱有势的穆里德谢赫ꎬ
领导其弟子进行花生种植与销售ꎬ 为穆里德兄弟会谋取经济利益ꎬ 是穆里德兄

弟会的 ‘经济部长’”ꎮ⑥ 易卜拉􀅰法勒将源自农产品的大量收入交给阿玛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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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ꎬ 并在阿玛杜􀅰邦巴的许可下ꎬ 在久尔贝勒的首府包勒发起了一场受法国

当局认可的农村殖民化和平运动ꎬ 引领农民种植花生ꎬ 最终将包勒发展成一

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农业生产区ꎮ 在此过程中ꎬ 巴依法勒教团掌握了大量土地ꎬ
其经济和金融权力也随着花生种植而上升ꎬ 穆里德兄弟会成员也因此被戏称

为 “花生马拉布特”ꎮ①

可以说ꎬ 在塞内加尔ꎬ 个人依托巴依法勒教团经济活动获得相当经济收

入的现象并不罕见ꎮ 巴依法勒教团的谢赫并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征服世界财富

的苦行僧ꎮ 他们很早就参与塞内加尔的经济生活ꎬ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起

或鼓励门徒从事生产活动ꎮ 一般情况下ꎬ 非正规部门往往是巴依法勒门徒的

首选领域ꎮ 从做小生意到从事进出口贸易ꎬ 从涉足货物运输到自己创业ꎬ 易

卜拉􀅰法勒的弟子们似乎以 “发财” 的逻辑制定自己的律法ꎬ 其群体在塞内

加尔积累了殷实可观的经济实力ꎮ② １９６６ 年塞内加尔学者文森特􀅰蒙泰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Ｍｏｎｔｅｉｌ) 在其信件里写道: “在塞内加尔ꎬ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穆

里德兄弟会结构的集体组织ꎬ 其规模庞大ꎬ 影响深远ꎮ 他们大量种植花生ꎬ
对经济、 政治和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其几乎成为国中之国ꎮ”③

(三) 促进塞内加尔社会协调稳定

巴依法勒教团马拉布特通过宣传 “顺从” “劳作” 等教义ꎬ 加强信众对

当时社会秩序的认同ꎬ 在减少社会震荡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一方面ꎬ 易卜拉􀅰法勒前王室后裔的身份使其能够有效联合了塞内加尔

的前贵族阶层和武士阶层ꎮ 为加强社会影响力ꎬ 易卜拉􀅰法勒以联姻的方式

使许多贵族加入穆里德兄弟会ꎬ 迎娶了至少 １８ 位塞内加尔原皇室后裔或贵族

的女性为妻ꎮ 例如ꎬ １９１３ 年ꎬ 易卜拉􀅰法勒与卡约尔阿马迪􀅰恩贡􀅰法勒

(Ａｍａｄｙ Ｎ’ Ｇｏｎｅ Ｆａｌｌ)④的女儿盖西里􀅰法勒 (Ｇａïｓｓｉｒｙ Ｆａｌｌ) 结婚ꎬ 并迎娶了

前卡约尔国王拉特􀅰迪奥尔 (Ｌａｔ Ｄｉｏｒ) 的两个女儿甘娜􀅰迪奥普 (Ｇａｎｎａ
Ｄｉｏｐ) 和昆巴 􀅰 蒂埃莱曼 ( Ｃｏｕｍｂａ Ｔｈｉéｌéｍａｎｅ )、 桑 巴 􀅰 劳 贝 ( Ｓａｍｂａ
Ｌａｏｂé)⑤ 的女儿拉拉􀅰艾萨􀅰法勒 (Ｌａｌｌａ Ａｉｓｓａ Ｆａｌｌ)ꎬ 以及诺克霍姆博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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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建著: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２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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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ꎬ ｐ􀆰 ２０１􀆰
阿马迪􀅰恩贡􀅰法勒是 １８８２ 年的卡约尔国王ꎮ
桑巴􀅰劳贝是 １８８３ 年至 １８８６ 年的卡约尔国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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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Ｎｏｋｈｏｍｂｏｒｏ) 首领的侄女姆􀅰本达􀅰法勒 (Ｍ’Ｂｅｎｄａ Ｆａｌｌ)、 前卡约尔联

邦主席丹巴􀅰瓦尔 (Ｄｅｍｂａ Ｗａｒ)①的遗孀ꎮ 易卜拉􀅰法勒通过与塞内加尔最

大的家族联盟ꎬ 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编织了权力网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新生的宗教力量和塞内加尔传统政治力量之间的历史性联盟ꎮ②旧政权的首领

们及其家属与易卜拉􀅰法勒结盟ꎬ 接受了易卜拉􀅰法勒的信仰及其行为方式ꎬ
放弃了以前的特权和习惯ꎬ 参加劳动ꎬ 服从马拉布特ꎬ 为真主牺牲自我ꎮ 这

些权贵的行为对普通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使得大量奴隶、 战士等中低阶层

民众也纷纷加入穆里德兄弟会ꎬ 成为穆里德门徒ꎬ 摆脱恶习ꎬ 全心全意地为

阿玛杜􀅰邦巴和易卜拉􀅰法勒劳作ꎮ 巴依法勒教团对广大前贵族和奴隶战士

的吸纳与改造ꎬ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矛盾ꎬ 维护了塞内加尔社会的稳定

与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巴依法勒教团有效调动了底层社会群体的力量ꎬ 为其提供了

一条生存之道ꎬ 有助于推进塞内加尔的社会稳定ꎮ 巴依法勒门徒在农村从事

集体劳动ꎬ 以花生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ꎮ 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吸引了大批沃

洛夫农民、 逃亡的奴隶、 失业的手工艺者等社会底层民众ꎬ 为他们提供了安

身立命之所ꎮ 对他们而言ꎬ 成为巴依法勒门徒就意味着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ꎬ
即成为穆里德兄弟会的士兵或守护者ꎬ 成为能够接受伊斯兰教育的门徒ꎮ 他

们在达拉、 达伊拉 (Ｄａａｉｒａ)③ 等穆里德兄弟会的各个机构行事自如ꎬ 受到欢

迎、 尊重与认可ꎬ 并接受马拉布特的指导和鼓励ꎮ 根据沃纳􀅰让􀅰雅克

(Ｗｅｒｎｅｒ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的说法ꎬ “穆里德兄弟会是一个相对宽容的组织ꎮ”
“在穆里德兄弟会ꎬ 被社会边缘化的青年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象征性的位置ꎮ”④

可以说ꎬ 巴依法勒教团直接面向塞内加尔社会的边缘化群体ꎬ 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开放式的收容机构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塞内加尔宗教极端主义的

兴起和社会不满情绪的爆发ꎮ
(四) 维护塞内加尔传统道德

宗教与道德虽然并不互为源泉ꎬ 但两者常常相互影响、 紧密联系ꎬ 在信

教普遍的地区尤其如此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在塞内加尔社会贫困化和 “价值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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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瓦尔 (Ｄｅｍｂａ Ｗａｒ)ꎬ 前卡约尔联邦主席ꎬ 约于 １９０２ 年去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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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ａｉｒａ”ꎬ 系沃洛夫语ꎬ 指伊斯兰兄弟会协会ꎮ
Ｗｅｒｎｅｒ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ꎬ Ｍａｒｇｅｓꎬ ｓｅｘｅ ｅｔ ｄｒｏｇｕｅ à Ｄａｋａｒ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 ＯＲＳＴＯＭ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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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ꎬ 巴依法勒门徒甚至成为促进塞内加尔社会崇尚服从、 劳作和宽容

的模范ꎮ 巴依法勒门徒团结友好ꎬ 崇尚服从马拉布特领导、 服务他人ꎬ 视体

力劳动为美德ꎮ 他们勤劳、 顺从、 忍让ꎬ 经常 “反思和冥想自己的行为ꎬ 全

心全意地为真主奉献一切”ꎮ 对他们而言ꎬ “工作至关重要ꎬ 是一切事务的中

心”ꎮ 他们 “表达信仰的唯一方式是行动起来”ꎮ①因此ꎬ 巴依法勒教团所经营

的村庄整洁有序ꎬ 朝气蓬勃ꎬ 门徒恭敬礼让、 相处融洽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一

位研究伊斯兰教的法国学者描述道: “我们感觉到ꎬ 在穆里德教团严密的组织

身上拥有一种别处不存在的对劳动的热爱之情ꎮ 穆里德教民的村庄整洁而美

观ꎬ 院落一尘不染ꎬ 他们全身心地经营土地ꎮ 集会时ꎬ 男人们由谢赫带领ꎬ
秩序井然ꎬ 纪律严明ꎬ 衣着整洁ꎬ 给人一种孔武有力、 气宇轩昂而不是死气

沉沉的印象ꎮ 这种情况在谢列尔人等不属于穆里德教团的村庄是看不到的ꎮ”②

可以说ꎬ 巴依法勒教团改变了沃洛夫社会的一些陋习ꎬ 提升了底层民众的精

神面貌ꎮ
综上ꎬ 巴依法勒教团及其所倡导的思想主张ꎬ 影响着其受众价值观念及

其行为方式ꎮ 当然ꎬ 其发展亦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ꎬ 即法国殖民政权建立

及其统治时期ꎮ 谢赫􀅰易卜拉􀅰法勒通过与殖民当局的合作ꎬ 灵活地适应了

塞内加尔经济、 政治和社会变迁ꎮ 毋庸置疑ꎬ 该宗教组织在当地亦成为服务

于法国殖民者的工具ꎬ 换言之ꎬ 殖民当局对巴依法勒教团从 “危险穆斯林”
到 “好穆斯林” 的定位ꎬ 彰显了殖民者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的本质ꎮ 由此ꎬ
我们需要历史地、 辩证地理性认知巴依法勒教团对塞内加尔发展的作用与

影响ꎮ

五　 结语

从最初令法国殖民当局 “警惕” 的宗教团体和塞内加尔其他兄弟会眼中

的 “假穆斯林”ꎬ 到成为塞内加尔的 “好穆斯林” 以及社会秩序的重要维稳

者ꎬ 赋予劳作神圣与救赎维度的巴依法勒教团ꎬ 虽存在与传统伊斯兰教习俗

相互矛盾的一些行为ꎬ 却成功地在塞内加尔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ꎮ 总体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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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依法勒门徒崇尚劳作ꎬ 服从马拉布特ꎬ 歌颂 “给予” 和 “奉献”ꎬ 为马拉

布特、 “兄弟” 和他人的利益而行动ꎮ 他们以耕种马拉布特的田地作为送给马

拉布特的虔诚的礼物ꎬ 以为他人做 “善事” 来提高自己ꎮ 他们慷慨忍让ꎬ 勤

劳朴实ꎬ 是塞内加尔平和而非激进的苏非主义门徒ꎮ
法国殖民时期的巴依法勒教团不只是宗教组织ꎬ 还是一种以种植业和贸

易为经济来源的经济组织ꎮ 其发展不但依靠宗教的吸引力ꎬ 更是依赖宗教之

外的经济、 社会改革所产生的巨大魅力ꎬ 吸引人们参与其中ꎮ 即使是法国殖

民当局ꎬ 也不得不正视其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利益ꎬ 且在服务于殖民统治因素

的驱动下ꎬ 与其展开合作ꎬ 并相应地给予其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ꎬ 客观上促

成了穆里德兄弟会分支巴依法勒教团的异军突起ꎮ 通过在农村大力发展花生

种植业ꎬ 大规模组织门徒进行集体劳动ꎬ 巴依法勒教团既成为当时法国殖民

者统治的工具ꎬ 同时促进了穆里德兄弟会的发展ꎬ 也改变了塞内加尔社会底

层一部分人的命运ꎬ 改善了他们的经济条件ꎬ 对塞内加尔社会稳定起到了独

特的 “黏合剂” 作用ꎮ
塞内加尔独立后ꎬ 巴依法勒教团已成为非洲地区商业管理颇佳的宗教团

体之一ꎬ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ꎮ 到 ２００８ 年ꎬ 巴依法勒教团共拥有 ３０ 万 ~ ５０
万门徒①ꎬ 在塞内加尔国内和欧美国家影响较大ꎬ 成立了穆里德兄弟会协会ꎬ
建立起强大、 多样化的国际商业网络ꎬ 经营大量企业ꎬ 在塞内加尔南部开拓

了新区ꎬ 在城镇中从事房地产业ꎬ 在图巴进行大规模投资ꎮ 这一宗教团体为

塞内加尔底层民众和城市边缘人群提供了经济机会与社会服务ꎬ 有效遏制了

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塞内加尔的传播与发展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巴依法勒

门徒在努力改变 “没有文化的穆里德” 形象ꎬ 掀起了学习伊斯兰知识、 继承

穆里德兄弟会谢赫文化遗产的高潮ꎮ 巴依法勒教团的影响及其未来ꎬ 值得持

续关注与探讨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１６􀅰

①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ｚｅｒｉｌꎬ “Ｌｅｓ Ｂａａｙ Ｆａａｌ ｄｕ Ｓéｎéｇａｌ”ꎬ ｐ􀆰 ８０６􀆰


